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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

吳志良**

四分之一世紀前，澳門多位有識之士首次提出澳門學的概念。當

時，港澳回歸祖國問題已經列入中國的政治議程，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的輪廓也大致顯露，但不可否認，無論是內地人還是港

澳居民，對港、澳社會都缺乏學理上的系統、全面、客觀認識，在此

一背景下，香港學、澳門學的概念應運而生。

主觀上，香港學、澳門學的倡導者希望從學理上研究和解釋港、

澳社會，梳理不同階層對港澳回歸祖國的意見和建議，增加內地和港

澳居民之間的互相了解與信任，為港、澳順利過渡和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政策的制定提供知識支援，但客觀上，為構建港、澳

地區本土知識體系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四分之一世紀後回頭看，如果當時我們有足夠的識見順勢去建構

港、澳地區本土知識體系，港澳回歸之路可能會更加平坦，港澳特區

的創建也可以少一點曲折。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們相信，對本土

知識的充分瞭解，能夠協助我們確 切認識從哪兒來、在哪裏、往何處

去這些關鍵性問題，從而可以更好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可以更加

清晰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可以更加清楚當家作主的內涵，一

句話，理性、正確找到一條應該走的道路。

本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引起人們的重視，始於20世

紀70年代未，在某種意義上，是後殖民的產物。所謂本土知識，乃一

個民族在自己的生存、延續和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獨特內

容與形式的知識體系（C o n k l i n，1980），為本土人民所共同分享的

知識，是本土人民的“智力財富”（B r o k e n s h a，D.，1980）。“本

土知識是地方性知識――一種某一文化或社會所獨享的知識。本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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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通過大學與研究機構所產生的國際知識體系相區別”（Warren，

D. M.，McKiernan，G., 1999）。石中英在《本土知識與教育改革》

（《教育研究》，2007年8月）一文中，將本土知識定義為：由本土人

民在自己長期的生活和發展過程中所自主生產、享用和傳遞的知識體

系，與本土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及其歷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

共同精神財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壓迫的本土人民實現獨立自主和可持

續發展的智力基礎和力量源泉。

恰好在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提出了新的發展模

式――內在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以區別於傳統上過份

依賴外在因素的發展模式。內在發展強調，如果發展是為了實現本土

人民的願望，那它就不可能模仿任何一個外部的模式，必須採用本土

人民自主選擇的目標和方法，一句話，必須走自己的路。而內在發展

的基礎和核心要素，便是本土知識。

由此可見，香港學、澳門學概 念的提出，既有中國的背景，也有

國際的環境。問題是，當時我們無論對中國國情還是世界局勢都缺乏

足夠的認識，對本土知識體系的構思也十分模糊。雖然說，本土知識

是一種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在知識生產、傳播、消費和

辯護上，有特定的文化時空，但許多人忽略或忘記了，港澳不是一個

獨立的政治、文化實體，而是中國政治和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本土知

識體系的構建既要考慮到這兩個地區在殖民統治時期被壓迫的因素及

其地方性知識被認受的程度，更加要放在中國的整體上考量。然而，

時至今日，我們認為，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解和

認識，為一國兩制的實踐造成了困擾和障礙。從學理上解釋清楚這個

問題，理所當然成為了學術界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作為本土知識體系

而構建的香港學、澳門學，便是可行的路徑，也事在必行。

澳門學的緣起和聚焦點是歷史。在相當意義上，這是“本土知識

的反抗”，因為歷史最能體現本土知識的特徵。眾所 周知，澳門歷史

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葡兩國在澳門歷史、特別是主權問題上

存在嚴重的分歧和爭議，而澳門歷史也一直有兩個版本。要解決歷史

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中葡政府在談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自己

的歷史敍述，爭奪對歷史的話語權。回顧澳門歷史二十多年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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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我們不難發現，歷史敍述是如何從葡萄牙主導過渡到中國主導，

再演進到如今越來越本土化的敍述。今天，似乎沒有人會質疑，以本

土視角解釋的澳門歷史更加接近歷史的原貌，否則，我們無法解釋不

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彈丸之地和睦共處數百年的事實，無

法解釋它們之間是如何對話、溝通、交匯的，無法解釋這個被人稱為

人類文明實驗室的運作機制和生存模式，也難以找到核心價值和力量

源泉去維繫和構建澳門這個多元並存的共同體。

倡導澳門學，主要目的不是令其成為一門顯學。事實上，它今天

進入高等學府的殿堂，已經邁出了成為顯學的第一步。倡導澳門學的

根本意義，在於建立一個本土知識體系，尋找內在發展的規律，激發

社會成員自主發展的創造力，為文化多樣性的合理性解釋提供認識論

和方法論的路徑。在此基礎上，找出具普遍性意義、有普世價值即科

學、客觀的知識，並將其上升為學術理論。因此，本土知識不僅僅是

指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徵的知識，而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可以具

有全球的意義。反過來說，所有知識尋根問底都是地方性的，是一個

由特殊而一般的過程，是經驗的抽象。

澳門學的問題、概念、命題、範疇、範式和理論解說，相信在這

次研討會將得到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需要指出的是，澳門學也好、澳

門研究也好，在相當長時期裏一直處於業餘和邊緣狀態，不僅沒有與

社會科學學科有機緊密結合，又缺乏深度的田野學術工作，各學科之

間也很不平衡――要不就事論事，既缺乏方法論的指導又沒有理論的

昇華，要不泛泛而論，高談普遍意義而缺乏實證的支撐，跨學科研究

更加是近年才出現的現象。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前人的不懈努力和嘗

試，相反，我們應該向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他們這代人在條

件有限的時代裡的無私追求和默默耕耘，打下了澳門學的地基，鋪平

了澳門學的路面，使得我們今天終於可以踏上了一個新臺階。在此一

新台階上，我們應該看得更高、更遠、更清，而且必須將視野延展到

中國、亞洲和世界。也只有這樣，才能開創新格局。

這一次澳門學研討會是歷史性的，不僅彙聚了那麼多學界精英，

也彙集了那麼多學術機構；不僅可以對澳門學進行一次全面的回顧，

也將對澳門學的發展進行令人期待的展望。我們相信，眾志成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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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大廈的落成將為期不遠。在這座大廈

裏，充滿了我們的經驗、記憶、知識、智慧和精神力量；更為重要

的，在這座大廈裏，洋溢著族群的和諧與生活的韻味，滲透出人文的

關懷與人間的愛心，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而正是人性的光輝，使得小

小澳門在人類文明史上閃閃發亮，也賦予了澳門學的特殊意義。


